
《公益时报》：你曾参与联合
国的儿童早期发展项目，也曾做
过北京地区基础教育的调查，更
是给公益组织出谋划策，请结合
您的经历与调查成果，谈谈我国
当前基础教育的现状是怎样的？

曾晓东 ：城市化进程，导致
农村教育整个呈现衰落状态。 大
部分人都走了， 跑到城市里去，
留下来的就成为最少的或者最
后的那 15%。“行百里者半九十”，
最后的这 15%是最难解决的问
题。 这是中国农村教育目前存在
的一个基本状况。

从现象层面上讲，县城的中
小学人满为患，很多到了八九十
人一个班。 反之，村子里面的小
学多是四五十人。 在农村，真正
还在乡村居住并把孩子留在乡
村读书的人，是很少一部分了。

从资源配置上讲，这给政府
配置资源带来了极大的麻烦。 一
方面， 再小的学校也得派老师，
老师还越来越不愿意去。 过去民
办教师在很大程度就是农民，现
在老师是城市的人，“开车去上
课，下课开车回家”。 这时候再派
到山区去工作， 难度就更大了。
另一方面，小规模学校管理成本
也很高。

2012 年前后，教育部希望合
理地进行撤点并校，因为有节省
资金、节省工作难度、解决派老
师难、 提高教育质量等优点，地
方政府将这个事情迅速完成，但
是因为操作过急而不得不叫停。

可是农村小规模学校究竟
应该怎么发展？

目前是，农村小规模学校与
县城超大规模学校、超大规模班
级并存， 教师的质量不断提高，
但是教师作为国家公共雇员的
属性也越来越显现出来。 教师越
来越成为一个公共部门的雇员，
而不是乡村社区的组成部分，结
果是越来越和乡村脱离了。

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上来
说，因为大家处在一个大规模班
级的教学里面， 完全的应试教
育，县城的教学方式和教学改革
非常难以突破，教师的配置也很
难体现效率。

而农村小规模学校，由于更
多的人离开，导致学校的教学质
量或者教学秩序， 非常不正规，
被远远地甩在后面。

从人文的角度来说，教师越
来越成为公共雇员是一件好事，
但是他们越来越脱离乡村社区。

结果是，应试教育框架下县
城的学校和村小都处在一种两
个极化的状态下，都好像找不到
破局的这个开口。

《公益时报》：这样的问题如
何有解决的办法？

曾晓东：教学改革没有办法
推进，大家都还是沿着应试教育
的轨道在走，甚至小学也是按照
这个轨道在走，这就没有办法适
应新的时代，培养孩子们一些核
心的素养。 老师越来越成为公共
部门的雇员，而不成为农村社区
的组成部分。

《小学老师为什么这么忙？
———典型一天的制度分析》一文
对老师的观察发现，老师的工作

里面有 1/3 多一点才是做它的
本职，剩下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应
对整个行政体系对他各种各样
的要求。 在工作时间分配上来
说，他已经变成了公共部门的雇
员，越来越成为一个庞大的体系
的组成部分，而远离农村社区。

中国目前的教育就进入到
了发达国家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经历的水平阶段， 就是体系化、
完善、规范，完整地按照官僚主
义的这套规则来运行， 程序主
义、程序正确越来越突出，大概
就是这个目前的状态。

《公益时报》：教师越来越脱
离农村社区？ 只有 1/3 的时间在
做本职工作？

曾晓东 ： 农村社区是指农
村的社会生活， 农村学校是农
村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小孩
子表演节目、参与农村劳动，就
是农村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
以村为单位， 家长对老师非常
了解， 能够随时交流。 但是现
在， 你会发现乡村有一个大门
关上了，不允许别人进去。 在村
里面工作的老师和当地村民没
有什么关系，甚至不认识，因为
他们是行政体系派下去的，团
队人际交往完全是一个独立于
农村社区的。

这样一个体系化的，从上到
下分好多层的庞大教育体系，我
们称之为“体制官僚主义”。 这不
是一个贬义词，它只是从过去村
村办小学、很不正规，到今天完
全正规，变成一个完全庞大的整
个工业体系当中的组成部分，是
工业化的产物。

教师身处这个体系当中，大
部分时间要用来应对行政体系
要求的公开课活动、精神文明创
建、精准扶贫、各种评比等，因为
老师是财政供养人员。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其实
是进步的表现。

大家不要用过去田园牧歌
式的东西，来追究今天工业化时
代的产物。 乡村的生活不是那么
美好， 工业时代建立起秩序，是
标准化和程序的开始。 现在整个
的教育从课程、考试、课标等完
全建立起来，这是一个了不起的
成就。 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建立
起一个完整的工业社会时代的
教学体系，很了不起，当然问题

同样很多。
这个世界你会发现，它没有

完美的，公共政策就是妥协。 我
为什么老被别人骂？ 就是因为我
试图说明这个世界的真实。

《公益时报》：最后这 15%该
怎么解决？

曾 晓 东 ：“行百里者半九
十”，最后的 15%是要占据你整个
经历里的一半，你才能够很好地
解决， 所以现在还没有解决办
法，还在探索。

现在建立起一个符合工业
化时代的庞大教育体系， 好吗？
好！ 规矩、标准、完整！ 但是它的
问题也是非常突出的，这也是西
方发达国家上世纪 70 年代以后
一直在努力的方向，就是它是非
人格的，只有机器，只有秩序，只
有标准、程序，没有“人”。

不管是乡村学校，连大学现
在是这样，没有“人”。

《公益时报》： 公开数据显
示，2017 年， 我国全社会慈善捐
赠总额达 1499.86 亿元。 其中，社
会捐赠最关注最高的领域是教
育，占捐赠总量的 27.44%。 在你
看来， 公益对于改善基础教育 ，
尤其是西部基础教育有多大的
作用？ 成效如何？

曾晓东 ：不光是中国，全世
界各国对于教育的社会捐助都
是占大部分。 所以这些年来，对
中国基础教育，特别是对农村或
者弱势群体的教育关注最多。 其
实有很多报道都是从公益组织
出来的，就是他们在做公益的过
程中，发现了农村教育或者是弱
势群体教育当中存在的问题，比
如说小规模学校，最后剩在农村
的那些孩子、 打工子弟学校等，

这些都是公益组织关注的话题。
但是目前， 很多文章说，农

村的校舍、图书、技术设备等都
很不错了，还应该怎么弄？ 公益
组织也面临着转型。

这个过程当中，公益组织面
临的转型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
这么庞大的机器转型起来比较
难，一个老师在这里边就是个螺
丝钉，能动性有限。 公益组织还
是应该作为一个社会力量的组
成部分，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把
一些新的东西给引入到这样一
个庞大的体系里面去，所以要从
过去替政府干活，转变为要做一
些政府干不了的活， 比如说创
新、改革。 公益组织可以引入一
些智力资源，从给东西转变为给
思想，给新的思维方式。

《公益时报》：有没有做得比
较好的案例？

曾晓东：农村现在有一个很
大的问题，就是教育教学非常难
以改变，有些公益组织开展的支
教活动、引入新课程等，能够给
这些孩子带来一些很快乐的东
西，开始有了“人”的存在，有了
人与人的尊重。

但是，因为支教的历史比较
短，技术水平以及支教本身的装
备、培训质量，我觉得还不是很
高，所以公益组织现在要从那种
资源提供走向专业支持，就变得
非常考验人了。

目前我觉得有两个项目做
得还不错。 一个是西部阳光基金
会的桥畔计划，在学前教育这块
做了一个房子，可以拆解，随便
流动，房子里边配了材料、标准、
教师的培训要求以及教师的教
育课程等。 （下转 10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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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

曾晓东：在真实场景中培养坚强的下一代
■ 本报记者 于俊如

“我为什么老被别人骂？ 就是因为我试图说明这个世界的真实。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曾晓东说。
在为数不多的公开报道中，曾晓东的观点总能引起争议。 作为教育领域的专家，曾晓东更多的是在踏

踏实实地做调查研究，是典型的研究型学者，推动政策改变的同时，也成为很多公益组织的智囊。
在曾晓东看来，我国的基础教育现状是，应试教育框架下县城的超大规模学校和小规模村小并存，处

在一种两极化的状态下，也好像找不到破局的这个开口。
她用“行百里者半九十”这句话来形容我国当前基础教育所面临的现状，剩下这一部分将是最难解决

的问题，需要花大力气去解决。
而公益组织作为社会发展力量中重要的一部分，在工业化体系缺少“人”的情况下，能够引入“人”的

资源，能够引入创新等智力资源，能够推动教育改革。
但是公益组织也面临着转型的问题。 “以情怀代替一切，到了该说不的时候了。 ”曾晓东说，公益组织

需要从资源给予转变为给思想，给新鲜的空气，给新的思维方式。
12 月 21 日，2018 中国公益年会将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曾晓东作为教育领域的专家受邀将在

年会上从教育的角度进行分享。

� � 这些年来，随着生源减少，撤点并校的实施，有些农村小学消亡
了，有些则正在消亡。 （齐凤梧/摄）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